
临湖而居，有水涝之灾，也有人造之福。周溪，古鄡

阳之地，一个由圩堤围出来的乡镇。20 世纪中叶，全民
动员，修筑了周溪上坝和下坝，再沿着港汊，前前后后又
修建了 19 座副坝。自此，周溪人可耕可渔，生活安定。
但每到雨季，洪涝灾害仍时常侵袭。不得已，都昌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再次动员，举全县之力，沿着周溪下坝，
往牛山方向筑起了七字形枭阳圩堤。枭阳圩堤延伸到
棠荫渡口，还筑了大大小小 10 座副坝。周溪联圩就由
周溪上坝、下坝、枭阳坝三座主坝和 29 座副坝组成，总
长 13.16km，保护面积 3.88 万亩，保护耕地 1.74 万亩，圩
内受益人口 2.7万余人。

雨季已经结束的鄱阳湖，水仍在涨，防汛响应上调
至二级。

接到防汛响应，局班子会讨论，女同志该不该上前
线？如果上前线，最难解决的是“后顾之忧”，大坝上没
有厕所。如果仅是安排男同志带班，防汛时间阵线很
长，辛苦就不必说。因此，我主动申请加入防汛值班。

我的防汛点在周溪下坝。窝在铁皮棚里，空调不停
地喷出冷气，依然吹不干我额头上的汗珠。铁皮棚不足
20 平方米，摆放着两张简易木头床，前两天，又加进了
一个折叠床，说是二级响应要加派值守人员。有时，巡
坝的十几个汉子挤进来，大汗淋漓，脸如热锅里河虾的
颜色，铁皮棚里顿时也闷热起来。还有几个汉子站在铁
皮棚外，黑炭似的堵在门口，既挤不下，又难以忍受外面
滚烫的热浪。他们要在坝上来回不停地巡湖，坝外坝
内，绝无遗漏。铁皮棚仅供他们短暂歇脚。从防汛四级
响应那天开始，已整整 23天。

6 月 30 日上午 8 时，是我第一次去周溪下坝防汛接
班时间。那时雨还在下，忽大忽小，乌云挤压着湖面，似
乎要把满湖的水挤压到阡陌田园。一个大爷穿着雨衣，

骑着电动车，停在坝上望着湖面发呆。他看我走来，忙
问：“今天水位多少？”我刚想回答，一个脸如黑炭的大个
子擦肩而过，接话：“看都昌新闻，以官方公布为准。”也
对，非常时期，还是严谨些好。当时，我并未在意他，而
是跟大爷聊起天来。大爷家附近虽然有排涝站，但雨还
在下，水像烧开的豆浆往上蹿。为此，大爷忧心忡忡。

“人在，坝在。放心！”我快言快语的毛病一直改不
了。高大个回过头，面无表情，扫了我一眼。

“4 双套靴，4 件雨衣，巡湖的铁锹木棍在铁皮棚外
面。三级响应要每两个小时巡坝一次，重点部位要不间
断巡查……”交班人员很认真地跟我交接。我抬头，又
看到那高大个。高大个跟一个坐在床沿，本子搁膝盖上
填写防汛记录的小伙子说：“发现散浸，没有集中渗漏。”
他声音不大，有点惜字如金。说完，又钻进雨里。

我带着同事，跟在高大个后面，也钻进雨里。“不能
挤在一堆，你，你，还有你，你们仨在最下面那个坡段。
然后你们几个往上来一些，呈一字形排开，要确保无死
角排查。”真正参与防汛排查，我是第一回。“下脚时，踩
着软软的，还有水冒出来，就喊一下。可能会是渗透点
哈！”高大个一脸严肃地指挥着排查工作。雨劈头盖脸
地打下来，我无法抬头看前方，只能埋头盯着脚尖。坝
面上淌下来的水混合着草丛中咕咚咕咚吐出来的水，我
辨别不了是否有渗透，莫名有种恐慌。一个来回，巡毕，
我们歇着。可高大个一直走着之字形地巡查。他的细
心，让我心安了。后来我才知道，大个子是县水利局派
驻的水利员江冬建。

再见江冬建，是三天后。雨已经停了，江冬建满脸
是汗，从外面挤进来，有点瓮声瓮气地说：“报告段指挥
长，刚才巡堤过程中，在桩号 0+305 两级平台发现一处
集中出水点，请指示！”

政法委段书记是周溪联圩防汛指挥长。段书记说
话很干脆：“专业人做专业事，听你的意见。”

江冬建说：“围筑反滤围井，在反滤围井中用粗砂和
卵石反滤，在反滤围井后开沟导流。”

段书记说：“行，一起去。”
我们赶紧拿起工具，跟在后面。坡面的牛筋草浓郁

而稠密。江冬建指着我们语气急促地说：“你，顺着潮湿
的地方挖，把牛筋草扒开。你，就是你，跟在他后面，往
深里挖。你们四个到堤坝上搬砂石来。你呢，拿棍子往
前探，寻找水流的方向……”

日头已过午，阳光热辣滚烫，灼烧着皮肤。坐惯了
办公室的年轻人很快都受不了，有两个还中暑晕倒。千
里之堤毁于蚁穴。坝内坝外落差十米，坝体承受的压力
远比我们承受的阳光更大，绝不可能因一两人中暑就停
止排险。必须马上找到管涌点，进行反滤围井，沟渠导
流。江冬建看向段书记。段书记毫不含糊，抡起铁耙像
是要做出榜样。持续三个小时的开挖导流，管涌方才处
置完成。

到了二级响应，周溪联圩防汛压力加大。坝体险情
是常态，中暑晕倒也是常情，没人会惊慌失措，也没人会
大惊小怪。十多公里的联圩上分布着十多个铁皮棚子，
十多个铁皮棚子里驻扎着几百号人。无论晴天雨天，刮
风酷暑，大家不停歇地丈量着每一寸坝体。

山河无恙，是最大的宽慰。日落了，我们有时也会
搬出塑料凳子，坐在大坝上，看霞光慢慢摇来夜色；看着
鹭鸟从头顶上掠过，飞向湖面，俯冲，起飞，再俯冲，叼起
小鱼，迅疾远去；看着风一阵阵吹来，如七彩画笔般给白
云晕上色彩。

水开始退了，但退得很慢。我已是第六轮上坝。一
群汉子依然在日出日落中出没。

■ 李冬凤

二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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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猥琐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看上去是乡村干部的模样，腆

着肚子，他满脸的横肉已松弛，眯缝的双眼却闪着异光。
他居然伸手去拧肖青衣的脸蛋，这个动作猥琐极了。然而
肖青衣一直未能收拢她的笑：干嘛呀，你讨厌。接着，这个
老男人把手搭在肖青衣的背上，众人簇拥着走出茶楼。（塞
壬《悲迓》）

【点评】故事写肖青衣演《断桥》取得成功，受到一批中
老年男人的追捧，他们纷纷赞美和递小费，却有一个猥琐
男做了一个猥琐的动作。但肖青衣还陶醉于成功的喜悦
中，收不拢她的笑容，给了老男人以可乘之机。

2、委琐
祝英哲是个年方 20岁的小职员，中等身材，瘦骨嶙峋，

圆眼睛，肉眼泡，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每天自然而然
地躬着腰，一见大人物他的并不驼的背就会变得很驼与更
驼。中等偏上的身体条件与下等偏下的委琐神态，就是这
样一个人，怎么会来到老板的家宅呢？（王蒙《蜘蛛》）

【点评】委琐与猥琐同义，都是贬义词。在实际中，猥
琐词义重一些，多指比较变态的行为；委琐多用于外部形
态的不大方。小说用外貌来刻画人物性格，对祝英哲的

“背”的描写和对他的身体条件与委琐神态的对比，说明了
委琐并不完全决定于外形。

3、卑琐
每次回乡下老家，爷爷看见我就悄悄凑上来，怯怯地

和我搭讪，问一些城里的情况，让我说一些和他毫不相干
甚至他完全不懂的事。他听得兴致勃勃，不时插一句没头
没脑的话。在我面前，他毫不掩饰他对这些事情的无知。
他用慈爱得令人发抖的目光看着我，像看待一个极有见识
极有身份的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爷爷在他一生
中经历过无数艰难困苦，不曾向任何强暴低头，在我面前
却变得那么瘦小，那么卑琐。有多少次，我想大叫一声：

“爷爷，我是你的孙子呀！”（赵本夫《碎瓦》）
【点评】由于环境的局限和文化的低下，“我”的爷爷对

城里和外面的事情一概无知，对在城里工作的孙子近乎崇
拜。重点描写祖孙二人的搭讪和对话的场面，通过对话的
概括和神态的描写，表现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性格神
情的变化，近乎悲剧的色彩。

4、好色
但青玉毕竟是个血肉之躯，又生得妩媚妙可，便是四

太爷这种德高望重的长者，趁着四奶奶拿起绣花绷子指点
她针线活儿之时，也要盯着她粉嫩脸蛋上的一对小酒窝、
红红嫩嫩的小嘴唇，以及她胸前尖尖圆圆高耸着的那对宝
物，痴痴迷迷好半日。当着四奶奶转身回头，发觉了太爷
的好一副尊容时，太爷赶忙双手把马褂一弹，正了正色，冲
着那仍在跑出跑进的毛茸茸小犬，唤道：

“小豹子！好好听着，有事无事，都不要离开这后院花
园！”（古华《贞女》）

【点评】写得最妙的是四太爷掩饰自己“色鬼”嘴脸的
欲盖弥彰的表情与动作。

5、吃相难看
段总在离入口不远的地方站下来，观望着每张桌上的

人等。当他看见从海碗斜上方伸出一颗秃脑袋，张开口就
往嘴里稀里哗啦地拖面条，他对晓鸥笑了一下。这正是晓
鸥想对他笑一下的时候，而段凯文恰好成了她的同感者：
这厮怎么如此没有相？嘴就搁在碗沿上，面条直接从碗里
往喉咙里抽，泡浑了的汤水成了一口塘，从中往外打捞一
捆烂绳子也会比这图景好看……没有人出声，那个拖拉面
条的秃顶改为拖拉蔬菜。粤菜可恶之处是从来不把蔬菜
切断，所以让秃顶的坏吃相污染视觉也污染听觉，而这呼
啦呼啦的油水加口水的声音丝毫不打扰段凯文。（严歌苓

《妈阁是座城》）
【点评】吃相难看的人，古人称为饕餮之徒。不说端着

碗吃饭，而说“从海碗斜上方伸出一颗秃脑袋”，不说吃面
条，而说“拖面条”，这些特殊的句式和用词，都表现了人物
吃相的不雅。“污染视觉也污染听觉”是吃相难看和吧唧声
难听的“文词雅句”。

6、偷瞄
商场五点关门，我们刚要走，忽然又来了几个女的，岁

数不小，打扮还挺妖，个个皮靴假透肉，要买丝袜，挑来挑
去，赵东阳坐在后面，眼神挺不健康，想装作不在意，却又
忍不住多瞄几眼。我觉得好笑，小声跟他说，想看就看呗，
有啥不好意思的。赵东阳说，拉屁倒吧，太小瞧我了也。

（班宇《逍遥游》）
【点评】想看又装着不在意，别人点破了又理直气壮地

掩饰，甚至故作不屑（言下之意是“你以为我对这些老太婆
感兴趣吗”）之态。

7、魂不守舍
阎长官头一眼看见宋颖仪就开始魂不守舍。他接过

新娘敬上的茶，让茶水泼到了裤子和地上。新娘给他点
烟，吸了一口后，因间隔的时间太长，吸第二口时烟已经熄
了。（凡一平《理发师》）

【点评】通过两个细节来表现阎长官对新娘的觊觎，一
是（被）敬茶，一是（被）敬烟。现场的客人未必注意到这些
迹象，作家则通过这些细节来塑造人物的形象。

■ 伍 穆

S 书架

描写撷英·猥琐

Ｗ文艺动态

自 20 岁走上三尺讲台，我扎根教育这片沃土一干
就是 40 个春秋。40 年中，我教过一人一校，教过小学、
中学、师训班，尝过无数酸甜苦辣，在永修县张公渡任教
时所经历的那些事尤其令我难忘。

1965 年，我从县城山下渡小学调到张公渡小学。
两所学校的名字虽然都与渡口有关，可前者是当年县里
的名校，省重点；后者却是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完小。

听村民说，张公渡是个古渡口，抗战时期，中国军队
曾在这里阻击日军进犯。1946 年，联合国还在这里创
办示范农场，聘请美国农业专家，配有拖拉机、抽水机、
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为我省使用机器屯垦的先河。
离河岸不远原有一条老街，商业气息浓郁，可惜三年前
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我到张公渡的时候，虬津大桥尚
在建设中，这里仍是南来北往的汽车和行人的必经渡
口。浅浅的修河，碧水微澜；高高的云山，青峰耸立。看
到眼前绮丽的风光，我仿佛置身于桂林山水。这亦乡亦
城的特点是其他乡村无可企及的。

张公渡小学规模不大，学生分布在文昌、田埠、张公
渡、大屋场、藕潭等十几个自然村，与张公渡仅一河之隔
的新基村当年属于云山垦殖场松山分场管辖，孩子们为就
近上学之便也在这里读书。学生居住分散，上下学往返要
走不少路，有的还要上山爬坡。因此，学校每天上课的时
间晚，放学的时间早，星期六只上半天课。每逢星期六下
午和星期天，家在附近的老师都会回家，直到星期一早上
才赶回学校。我家离得远，那时交通又不方便，只有寒暑
假才回去一次，我一人守一个学校便成了常态。我是个喜
欢热闹的人，于是白天便经常去学生家家访。一来二去，

我成了学生家中的常客，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
我任教的六年级是张公渡小学第一届毕业班。那

时候，我一心一意扑在教学上，和学生也相处融洽。为
了让学生爱上阅读，我将紧连教室后面的一个小房间辟
为图书室。没有桌子，就在泥地上打几个木桩做支撑，
用竹篾编织桌面；没有图书，大家自愿捐赠，你一本我一
本地凑；班上还订了几份少儿读物，如《新少年》《儿童时
代》《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等。图书室就这样办起来
了，虽说简陋却有模有样。同学们一有空就进去看书，
渐渐养成了喜欢阅读的习惯。

学校体育器材匮乏，我向校长提议做乒乓球桌。曹
明安校长是九江人，为人坦诚实在，事业心强，他采纳了
我的建议。我们一起找木料，量尺寸，画图纸。没几天
工夫，一张标准的乒乓球桌就做出来了。乒乓球桌涂上
了深蓝色哑光漆，颇有质感。从那时起，张公渡小学便
多了乒乓球活动这个项目。学生们兴致很浓，参与热情
很高，乒乓球水平也提高很快。拍毕业合影时，不少同
学手里还握着球拍呢。

张公渡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开门可看山，出
门能见水。孩子们描绘家乡清新秀美的文章生动形象，
可触可感，一旦遇到城里的话题，写出的东西则枯涩乏
味，毫无文采可言。十多岁的农村孩子，别说去省城，就
连县城也没去过，最多只到过虬津、白槎、松山等附近几
个集镇，对城里的生活没有感性认识，哪有素材可写。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他们的眼界，一次我突发
奇想，说要带他们去南昌参观。我的想法刚说出口，立
即得到孩子们积极响应，家长也大力支持。

出发的头天晚上，所有学生都集中在教室住宿。第
二天我们早早起床，背着被子和行李，步行 15 公里的路
到军山车站赶第一班火车。

在南昌，我们参观了八一桥、八一广场、八一起义纪
念馆、革命烈士纪念堂、万寿宫等景点，浏览了市容市
貌，并在金盘路小学教室借宿。就在大家玩得开心的时
候，第二天傍晚竟然走失了一名学生。我急忙组织大家
分头寻找。走到八一大道时，听见前面出了车祸。当
时，人们像潮水般涌过去，我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天
啦，出了人命如何向家长交代？我不顾一切地从人缝中
钻进去，看见地上躺着一个成年人，心里才稍稍平静
些。我把学生带到住所安顿好，一个人再出去寻找。可
找到半夜，连孩子的影子都没见着。偌大一个城市，他
能去哪儿呢？我垂头丧气回到金盘路小学，打算第二天
继续寻找时，走失的学生突然灰溜溜地跑了回来。见到
孩子，我哪忍心批评，一把将他搂在怀里，一颗悬着的心
总算落下。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后怕。

1966 年 5 月，离毕业考试只有个把月光景。为减轻
学生复习备考的压力，放松放松心情，我又决定带全班
同学去云居山真如寺参观。

这天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我们从云山北麓磨盘沟
进山，沿着崎岖小路徒步攀登云居山。沿途景色清幽，
流泉飞瀑，水声潺潺，我们一路欢声笑语，把紧张的情绪
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朱家岭，我们看到一座贞节牌
坊，上面镌刻着“贞寿门”三个大字。据说这是清代的乾
隆皇帝为旌表朱家村朱添壁之妻胡氏百岁寿诞而立。

经过大约两个小时攀登，我们终于到达云居山顶莲
花城。这里云雾缭绕，群峰叠翠，层林尽染。一泓湖水，
长平如镜，好一处福地洞天。真如寺方丈性福法师宅心
仁厚，慈眉善目，他热情接待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参
观完后，法师还让寺厨用香油煮素面让我们免费享用。

可惜我们下山不久，特殊岁月就开始了。第二年我
再次上山时，大寺内已被洗劫一空。

一晃几十年过去，这些往事我仍记忆犹新。那些令
人怀念的日子，那些有趣的故事值得我用一生去珍藏。

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不会感到后悔。
这是当时参军入伍后，新兵连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大概
是老兵们担心我们新兵训练累，经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我
们要不怕苦、不怕累。事实证明，进军营锻炼几年，磨砺
吃苦耐劳的精神，的确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
富。

1992 年冬季，县里征兵的消息四处传开，龙城镇、
马当镇、棉船镇、黄岭乡等各乡镇的青年积极报名，应征
入伍报效祖国。我在黄岭乡武装部报了名，经过体检、
政审后，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梦寐以求的海军蓝。入
伍前，乡里为我们即将入伍的四名新兵举行了简朴的欢
送仪式。乡武装部长话不多，叮嘱说：“到部队，一定要
好好干！”我所在的繁荣村还专门安排了一餐饭为我践
行。那几年村里参军入伍的青年不多，能响应祖国号召
应征入伍，村里也感到很光荣。20 世纪 90 年代初，电话
尚未普及，村里与乡政府联系，还是靠一部手摇的老式
电话机。即将离开家乡，离开母亲和兄弟姐妹，我心里
也是五味杂陈，那顿饭是什么滋味，我一点也没尝出
来。很快，我和县里各乡镇的 37 名新兵一起，在彭泽老
街的工农兵饭店统一集中，一路颠簸赶赴军营。

海军是技术兵种，尤其是潜艇部队和水面舰艇部
队，不仅要过三个月的新兵入伍训练关，还要过为期半
年的专业训练关。在浙江东海舰队某训练基地，艰苦的
新兵训练一结束，我们 37 人就和来自上海、辽宁、湖北、
广东等全国各地的新兵一起，分到不同的集训队，开始
了专业训练：有的学习枪炮知识，有的学报务，有的学信
号专业。我被分到了水中武器专业，简称“水武”，主要
学习水雷、鱼雷、深水炸弹等水中兵器知识。和我们隔
壁的集训队，学的是导弹专业。专业训练开训不久，一

则笑话传遍开来，一名辽宁籍战士比较调皮，和家里通
话时告知在学“导弹”，被家人在电话中狠狠骂了一通：

“你够调皮捣蛋的，怎么到部队还敢继续捣蛋。”其实此
“导弹”非彼“捣蛋”。一则笑话，给我们枯燥的训练生活
增添了一点笑料。

几个月的专业训练结束后，我们学到了舰艇部队的
不同专业的理论知识，经考核合格后全部分开了，正式
奔赴东海舰队的各个部队，开始了水面舰艇的生活。“云
雾满山飘，海水闹海礁，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
哨，风大浪又高……”这首歌描写的就是我服役的东海
前哨某海岛。1993 年刚上海岛，我身体就出现了明显
的水土不服症状，好在一周后就适应了。我们新兵刚上
舰艇没多久，对舰艇生活的新鲜劲还没过，就接到了防
御超强台风的命令。当天军港内警报齐鸣，军舰紧急备
航，随时准备离开码头，干部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运送
补给的车子来回穿梭，老兵们说：“防台风不亚于一场战
斗！”

随着台风风力越来越大，海岛四周惊涛拍岸。一声
命令后，舰艇迅速解开缆绳驶离军港，向着防御台风的
锚地挺进。到达锚地后，军舰按指定的锚位一字排开。
锚地所处海域四面环岛，风力较小，只见水面排列着一
个个硕大的铁制水鼓，鼓上有大铁环。“准备系水鼓！”随
着舰艇长一声命令，军舰在水鼓旁稳稳地停住，我所在
的水雷班班长身上系着安全绳索，穿好救生衣，身手麻
利地从艇首缓降至水鼓上。一个浪头打过来，水鼓随浪
转动，他赶紧用手抓紧鼓上的铁环。随后，艇上的帆缆
班长操作锚机，将粗大的锚链放到水鼓上，将锚链和铁
环紧紧固定在一起。一番紧张操作后，舰艇通过锚链和
水鼓连为一体，任凭风高浪急，舰艇也不会轻易移位发

生意外，有一种“咬定铁鼓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
感觉。

当晚，就在全体官兵忙碌一天进入梦乡后，一阵刺
耳的战斗警报铃声响起，全艇紧急进入一级防台风部
署。原来，台风转变了风向，正朝我们锚地附近扑来。
此时，中心风力达到了 12 级，海面掀起狂风巨浪，舰艇
也剧烈摇晃，铁锚链吃劲后绷得嘎嘎直响。根据上级命
令，舰艇启动轮机顶风浪，随时做好锚链绷断等突发意
外的准备。整艘舰艇灯火通明，所有战斗岗位的人员各
就各位。我在班长和几名老兵的带领下，穿上救生衣，
在风雨中攀着前甲板的安全绳，走上了瞭望哨岗位，随
时观察舰艇周边的意外情况，防止有其他船只“溜锚”后
撞向我们，还要随时注意艇首锚链是否断裂、铁水鼓是
否发生位移……狂风暴雨浇在身上，全身都淋湿了，巨
大的雨点拍打在脸上生痛，在风雨中我们互相喊话鼓
劲，叮嘱抓牢安全绳，随时观察突发情况。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一级防
台警报解除，我和战友们陆续回到水兵舱，大家你看着
我、我看着你，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原来，我们每个人都
成了“落汤鸡”，全身上下被雨水淋得透湿。老兵们常
说：“防台防台，十防九不来。”过去大家防御台风，很少
遇到与台风正面相遇的情况，我第一次上舰艇防台，就
有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回到军港后，我把这次防御
台风的前后经过写了下来，投往《人民海军报》的“水兵
生活日记”栏目。一周后，我的文章竟然刊登在报纸上，
令我喜出望外。我们枪炮部门的连长是浙江三门人，他
后来总是创造条件鼓励我多写稿、投稿，我也在紧张繁
忙的训练生活之余，猫在闷热的水兵舱室“爬格子”，成
为人民海军报社的一名基层连队的通讯员，走上了新闻
从业之路。遗憾的是，这篇变为铅字的处女作，跟着我
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后，在搬了几次家的过程中弄丢
了，令我心痛不已。

屈指算来，从当兵入伍到今年已 30 余年，那段难忘
的军旅生活经过岁月的沉淀，历久弥香，无数次让我在
梦中回到火热的军营。那种军舰在惊涛骇浪中一往无
前的精神总是激励我，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要始终
不惧困难，勇往直前！

■ 洪永林

难忘军旅岁月

在张公渡小学的日子

Ｊ讲述

■ 肖介汉

●8 月 10 日，2024 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
化示范活动“情满赣鄱·向幸福出发”——江西省移风易俗
集体婚礼暨文艺节目展演活动在永修县举行。

●8 月 10 日晚，由市文明办、市文联、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促进中心主办的“音你而来 琴缘绽放”中国传统节日·
七夕音乐会在九江职业大学举行。

●8 月 11 日，市作协党支部举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宣讲会。

●近日，武宁县鲁溪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携舞蹈作品
《一起到山顶》参加“我们在一起”——强基工程 2024 中国
舞协“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汇报展演。

（余细亮 供稿）


